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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個
遠
古
的
故
事

您
好
！ 

我
們
相
遇
不
是
偶
然
，
是
什
麼
讓
您
拿
起
這
本
書
？
您
先
不
用
告
訴
我
，
給
我
一
本

書
的
時
間
，
讓
我
來
告
訴
您
一
個
故
事
。

很
久
很
久
以
前
，
在
遙
遠
的
村
莊
上
有
一
個
女
孩
，
她
天
真
無
邪
，
等
著
自
己
長

大
，
因
為
村
中
的
老
嫗
曾
經
預
言
她
美
好
的
未
來
。
她
會
有
個
一
個
可
愛
的
孩
子
，
有
自

己
的
花
園
，
在
那
裡
她
每
天
可
以
看
著
日
出
，
對
園
中
的
花
草
樹
木
許
下
祝
福
。
在
那
裡

她
有
自
己
種
的
菜
蔬
，
自
己
養
的
家
禽
，
在
那
裡
她
將
一
無
所
缺
，
直
到
終
老
。

從
小
就
失
去
父
母
的
女
孩
，
記
住
老
嫗
的
預
言
，
當
她
難
過
的
時
候
，
她
會
摸
著
胸

一個遠古的故事



026

繼續微笑的薛西佛斯

前
的
香
包
袋
，
低
頭
禱
告
。
香
包
袋
是
母
親
留
給
她
的
，
母
親
死
前
跟
她
說
，
她
在
那
個

香
包
袋
裡
面
，
有
任
何
困
難
都
可
以
對
著
香
包
袋
說
，
她
會
保
護
她
。
女
孩
在
每
晚
睡
覺

前
，
總
是
摸
著
香
包
袋
，
好
像
媽
媽
就
在
她
身
邊
，
她
就
可
以
安
穩
地
睡
去
。

女
孩
真
的
如
老
嫗
所
說
的
，
結
了
婚
，
有
了
小
孩
，
這
個
美
滿
的
家
庭
讓
女
孩
心
滿

意
足
，
這
時
候
她
也
成
為
一
個
女
人
了
。
然
而
有
一
天
，
當
女
人
出
門
辦
事
時
，
不
知
什

麼
原
因
，
兒
子
用
他
自
己
的
手
結
束
了
自
己
的
生
命
。 

 

女
人
傷
心
欲
絕
，
她
沒
辦
法
埋
葬
兒
子
，
她
把
兒
子
放
在
大
廳
中
間
，
日
日
夜
夜
守

著
他
。
她
想
問
老
嫗
，
為
什
麼
有
人
會
殺
死
自
己
？
為
什
麼
他
活
不
下
去
？
女
人
完
全
沒

有
準
備
好
要
面
對
死
亡
，
她
行
走
了
三
天
三
夜
，
才
到
老
嫗
住
的
茅
草
屋
。
但
是
老
嫗
不

在
家
，
聽
說
她
去
了
遠
方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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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
人
只
好
守
著
兒
子
，
將
他
的
屍
骨
擺
在
大
廳
當
中
。
她
看
著
兒
子
的
臉
，
依
稀
看

見
他
在
微
笑
，
她
撫
摸
著
他
的
臉
龐
，
不
斷
呼
喊
他
的
名
字
，
彷
彿
要
將
他
從
睡
夢
中
叫

醒
。

她
躺
在
兒
子
的
屍
骨
旁
邊
，
守
著
。
沒
多
久
，
蛆
蟲
由
兒
子
的
眼
窩
竄
出
，
嚇
了
她

一
跳
，
她
並
沒
有
準
備
好
要
面
對
吞
吃
孩
子
的
生
物
。
接
著
，
鼻
孔
、
嘴
巴
、
耳
朵
，
滿

滿
的
蟲
，
兒
子
的
身
體
成
了
蛆
蟲
的
樂
園
，
她
失
神
地
看
著
。
孩
子
身
軀
布
滿
銀
白
色
的

蟲
，
看
去
像
一
片
汪
洋
。
接
著
黑
色
的
屍
水
也
流
了
出
來
，
屍
臭
叫
她
嘔
吐
不
已
，
但
怎

麼
作
嘔
就
是
吐
不
出
肚
腹
裡
的
辛
酸
。

為
什
麼
？
為
什
麼
？
為
什
麼
？

失
落
孩
子
，
被
重
重
的
哀
傷
壓
在
心
頭
，
看
著
那
不
再
醒
來
的
身
軀
，
她
的
頭
垂
了

一個遠古的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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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來
。
悲
苦
從
腹
中
湧
上
來
，
到
胸
口
中
一
片
沉
重
， 

她
的
頭
垂
得
更
低
了
，
整
個
上
半

身
拱
了
起
來
，
像
一
隻
受
傷
的
獸
。
她
整
個
背
撐
起
一
個
世
界
，
她
得
撐
著
，
否
則
火
山

會
爆
發
，
毀
了
這
一
切
。
悲
傷
是
一
股
熱
流
，
一
股
能
量
，
不
會
憑
空
消
失
，
它
們
需
要

有
出
口
，
能
量
需
要
宣
洩
。
一
陣
陣
的
熱
流
，
一
聲
聲
的
喘
息
，
一
滴
滴
的
淚
水
。
喉
中

的
熱
氣
會
刮
人
，
連
纖
毛
也
在
哀
嚎
，
就
像
著
火
的
金
爐
，
熱
流
帶
著
燒
成
灰
的
紙
錢
往

上
流
竄
。
這
個
如
同
岩
漿
的
熱
流
，
任
意
翻
滾
出
地
表
，
重
新
刻
畫
她
的
生
命
地
景
。

這
悲
苦
是
宇
宙
的
，
不
是
她
個
人
專
屬
的
；
是
眾
生
的
，
不
是
她
獨
自
擁
有
的
；
是

人
間
的
，
因
為
只
有
活
著
的
人
會
悲
傷
。
母
親
只
能
靠
著
自
己
的
肩
膀
撐
著
，
任
由
岩
漿

劃
過
其
身
。

她
坐
在
宇
宙
的
邊
緣
，
孤
獨
守
著
孩
子
。
這
裡
沒
有
其
他
人
，
只
有
一
片
荒
蕪
，
生

命
底
層
的
荒
蕪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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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是
人
類
野
史
中
第
一
個
自
殺
案
例
，
這
個
女
人
就
是
自
殺
者
遺
族
。

自
殺
者
遺
族
，
是
指
因
著
一
個
人
的
自
殺
身
亡
而
感
到
悲
傷
的
人
。
這
世
界
上
有
不

少
像
她
一
樣
破
碎
的
人
。
聽
說
在
地
球
上
，
每
年
大
約
有
七
十
萬
人
自
殺
身
亡
，
也
就
是

大
約
每
四
十
秒
就
有
一
人
走
上
絕
路
。
有
多
少
人
會
思
念
這
七
十
萬
人
呢
？ 

因
著
不
能
明
說
的
因
緣
，
我
在
這
位
遺
族
母
親
的
住
處
中
，
找
到
十
二
封
信
、
一
疊

筆
記
、
一
張
村
莊
的
圖
稿
。
諸
多
手
稿
以
主
題
排
序
，
比
如
，
﹁
擁
抱
悲
傷
﹂
、
﹁
複
雜
性

悲
傷
﹂
與
﹁
自
殺
情
結
﹂
等
等
主
題
。
雖
然
信
件
沒
有
署
名
，
但
顯
然
是
寫
給
她
的
，
由

信
件
內
容
我
判
斷
這
十
二
封
信
是
死
者
寄
給
生
者
的
，
然
而
這
些
信
是
如
何
到
母
親
的
手

中
，
我
也
不
知
道
，
而
且
這
些
信
在
閱
讀
時
似
乎
也
沒
有
一
定
的
順
序
，
除
了
首
尾
兩
封

信

｜
以
薛
西
佛
斯
開
場
，
為
薛
西
佛
斯
帶
上
微
笑
結
尾
之
外
，
置
換
順
序
閱
讀
似
乎
也

沒
有
什
麼
問
題
。

一個遠古的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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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被
這
些
文
字
深
深
地
著
迷
，
因
為
人
世
間
沒
有
人
這
樣
說
話
的
，
那
是
不
屬
於
人

間
的
語
言
。
雖
說
人
間
沒
有
人
這
樣
說
話
，
我
卻
覺
得
有
一
股
熟
悉
感
，
我
深
深
被
感
動

著
，
那
種
急
切
的
口
吻
、
深
刻
的
感
情
、
全
然
的
專
注
，
似
乎
活
在
人
間
是
一
種
祝
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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︽
蝴
蝶
夫
人
︾

其
實
我
對
自
殺
與
遺
族
這
個
議
題
感
到
興
趣
始
於
憂
鬱
症
的
經
驗
，
這
不
是
光
榮
的

故
事
，
但
我
得
跟
您
分
享
我
的
過
去
，
您
才
會
知
道
為
什
麼
我
不
坐
在
戲
院
看
戲
，
寫
我

的
劇
評
，
而
是
趴
在
書
桌
前
，
與
這
堆
雜
亂
的
手
稿
與
信
件
混
在
一
起
。

看
戲
寫
劇
評
曾
經
是
我
的
工
作
，
這
在
倫
敦
是
一
個
光
鮮
亮
麗
的
工
作
。
嗯
，
﹁
工

作
﹂
這
個
字
眼
不
太
對
，
應
該
是
說
﹁
職
涯
﹂
，
因
為
每
個
劇
評
家
都
是
經
過
一
番
美
學

的
洗
禮
，
都
有
自
己
專
屬
的
定
見
，
他
們
必
須
有
感
性
的
眼
睛
、
理
性
的
頭
腦
，
細
膩
的

心
靈
，
還
要
有
一
枝
能
動
的
筆
。
從
小
我
就
多
愁
善
感
，
不
像
一
般
男
生
那
樣m

an

。
我

媽
媽
曾
說
，
我
三
歲
的
時
候
看
到
草
地
上
一
朵
含
苞
待
放
的
紅
色
玫
瑰
花
，
立
在
原
地
一

動
也
不
動
。
才
三
歲
耶
！
我
就
被
玫
瑰
花
給
征
服
了
。
媽
媽
沒
辦
法
，
好
說
歹
說
，
就

是
說
不
動
我
的
腳
。
最
後
，
只
好
連
哄
帶
騙
，
順
著
我
的
意
一
起
跟
玫
瑰
花
說
了
十
二
次

《蝴蝶夫人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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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ye Bye

之
後
，
我
們
才
離
開
肯
辛
頓
花
園
︵K

ensington G
ardens

︶
。

八
歲
以
前
，
到
肯
辛
頓
花
園
散
步
是
我
每
天
最
開
心
的
時
候
，
早
上
十
點
，
媽
媽

會
幫
我
穿
戴
好
，
帶
著
我
從
北
邊
的
貝
斯
沃
特
路
︵Baysw

ater R
oad

︶
走
進
這
個
大
花

園
。
我
最
喜
歡
在
北
邊
靠
近
蘭
開
斯
特
門
︵Lancaster G

ate

︶
的
義
大
利
花
園
︵Italian 

G
ardens

︶
，
裡
面
有
四
個
噴
水
池
，
白
色
大
理
石
上
面
刻
有
許
多
薔
薇
花
，
環
繞
四
周
的

是
五
種
造
型
的
甕
臺
，
有
天
鵝
的
胸
、
女
人
的
頭
、
公
羊
的
頭
，
海
豚
和
橢
圓
的
蛋
型
。

我
在
這
些
甕
臺
與
欄
杆
之
間
穿
梭
，
與
蝴
蝶
玩
著
捉
迷
藏
，
媽
媽
則
倚
靠
著
海
豚
，
低
頭

沉
思
。
大
約
十
二
點
半
，
媽
媽
會
牽
著
我
的
手
，
從
這
裡
走
回
家
吃
午
餐
。
就
我
有
記
憶

以
來
，
家
裡
總
是
有
許
多
客
人
，
他
們
在
我
們
家
進
進
出
出
，
絡
繹
不
絕
。
這
些
人
來
家

裡
吃
吃
喝
喝
，
他
們
跟
我
一
定
有
關
係
，
環
繞
在
眾
賓
客
之
間
，
我
開
始
尋
找
誰
可
能
是

我
的
父
親
。
從
繪
本
中
，
我
看
到
有
些
小
孩
有
父
親
與
母
親
，
有
些
只
有
父
親
，
有
些
只

有
母
親
，
我
不
禁
認
為
只
有
一
個
父
親
或
母
親
的
小
孩
，
一
定
比
較
不
好
吧
？
要
不
我
怎

麼
會
沒
有
父
親
呢
？
為
何
媽
媽
不
告
訴
我
，
誰
是
我
的
父
呢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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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我
成
年
以
後
，
在
公
園
南
邊
的
﹁
皇
家
阿
爾
伯
特
音
樂
廳
﹂︵R

oyal Albert 

H
all

︶
，
第
一
次
看
到
賈
科
莫
．
普
契
尼
︵G

iacom
o Puccini

︶
的
︽
蝴
蝶
夫
人
︾

︵M
adam

a Butterfly

︶
，
對
於
這
個
為
愛
而
自
殺
的
女
子
感
到
難
過
不
已
。
這
個
故
事
以

二
十
世
紀
初
日
本
長
崎
為
背
景
，
美
國
軍
官
娶
了
年
僅
十
五
歲
的
日
本
藝
妓
巧
巧
桑
︵
即

蝴
蝶
夫
人
︶
，
新
婚
不
久
即
奉
命
帶
隊
返
回
美
國
，
而
蝴
蝶
夫
人
終
日
想
念
、
痴
心
地
等

待
。
三
年
後
軍
官
返
回
日
本
，
帶
著
美
國
妻
子
前
來
，
想
要
帶
走
與
蝴
蝶
夫
人
所
生
的
小

孩
。
蝴
蝶
夫
人
應
允
他
的
請
求
，
卻
以
自
殺
的
方
式
結
束
這
場
婚
姻
悲
劇
。
看
著
美
麗
的

女
主
角
，
唱
著
詠
嘆
調
，
由
︿
美
好
的
一
天
﹀
，
到
︿
寧
願
光
榮
赴
死
﹀
，
如
天
籟
的
聲

音
。
當
唱
到
︿
訣
別
﹀
時
，
她
用
黑
布
蒙
著
兒
子
的
雙
眼
，
並
獨
自
走
到
屏
風
後
，
往
自

己
的
咽
喉
刺
去
自
盡
身
亡
，
以
死
作
為
被
背
叛
的
控
訴
。

我
記
得
自
己
坐
在
位
置
上
，
動
彈
不
得
，
眼
淚
奪
眶
而
出
，
我
不
知
道
自
己
怎
麼

了
，
一
直
到M

ichael

叫
我
前
去
茶
會
，
我
才
回
過
神
來
。M

ichael

是
我
在
︽
衛
報
︾

︵The G
uardian

︶
的
同
事
，
他
有
精
明
的
頭
腦
，
常
常
指
點
我
。
他
很
受
藝
文
界
的
認

可
，
後
來
成
為
知
名
的
評
論
家
，
又
獲
得
知
名
劇
作
家
授
權
書
寫
他
們
的
傳
記
，
我
則

《蝴蝶夫人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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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 封信
薛西佛斯

沒
有
他
那
麼
幸
運
了
。
因
為
年
齡
的
差
異
，
他
不
餘
遺
力
提
拔
我
這
個
後
進
，
讓
我
在

衛
報
的
工
作
逐
漸
穩
定
下
來
，
我
常
跟
著
他
跑
看
表
演
。
這
是
我
第
一
次
﹁
出
勤
﹂
，

M
ichael

是
我
的
護
航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若
我
寫
不
出
什
麼
能
看
的
東
西
，
他
會
罩
我
。
跟

著M
ichael

，
我
懷
抱
著
肅
穆
的
心
情
進
入
劇
評
人
的
聖
殿
。

阿
爾
伯
特
音
樂
廳
於
一
八
七
一
年
三
月
二
十
九
日
開
幕
，
是
維
多
莉
亞
皇
后
︵Q

ueen 

V
ictoria

︶
為
紀
念
心
愛
的
丈
夫
而
創
建
的
。
阿
爾
伯
特
王
子
︵Prince Albert

︶
死
於

一
八
六
一
年
，
據
說
十
年
後
維
多
莉
亞
還
是
穿
著
黑
色
的
衣
服
紀
念
他
，
甚
至
在
開
幕
時

因
情
緒
激
動
而
說
不
出
話
來
。
這
次
出
勤
讓
我
大
開
眼
界
，
尤
其
業
界
對
劇
評
人
的
禮

遇
，
我
想
我
來
對
了
地
方
，
但
茶
會
上
發
生
什
麼
事
，
見
過
什
麼
人
，
現
在
完
全
沒
有
印

象
了
。
只
知
道
當
天
晚
上
回
到
家
後
，
在
床
上
輾
轉
難
眠
，
蝴
蝶
夫
人
的
兒
子
出
現
在
我

的
夢
中
，
一
雙
眼
睛
看
著
我
，
他
流
著
淚
的
眼
睛
似
乎
要
告
訴
我
什
麼
。
歌
劇
的
曲
調
在

夢
中
徘
徊
，
感
覺
像
是
一
個
失
重
的
宇
宙
。

我
被
自
己
的
一
身
冷
汗
給
驚
醒
，
走
下
床
，
打
開
第
一
封
信
。



035

第
一
封
信 

今
天
是
禮
拜
三
，
有
颱
風
警
報
，
將
在
週
末
襲
擊
小
鎮
，
你
︵
遺
族
母
親
︶
身
處
在

區
公
所
前
的
廣
場
，
要
去
五
樓
的
圖
書
館
，
卻
被
一
陣
風
雨
淋
得
像
落
湯
雞
。
風
雨
沒
有

理
性
，
說
來
就
來
，
你
趕
緊
拿
出
手
邊
的
雨
傘
，
希
望
可
以
抵
擋
雨
水
的
攻
擊
。

你
的
小
傘
弱
不
禁
風
，
兩
三
下
就
被
強
風
給
吹
反
了
。
風
雨
四
面
八
方
而
來
，
幾
乎

要
把
你
吹
倒
在
地
。
這
個
從
天
而
降
的
災
難
是
三
百
六
十
度
的
，
無
法
防
守
，
就
好
像
從

天
而
降
的
失
落
，
任
你
怎
麼
抗
議
也
沒
用
，
來
了
就
是
來
了
。
你
收
起
那
個
被
吹
爛
的
雨

第
一
封
信第   封信

薛西佛斯
1

薛西佛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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傘
，
臉
上
滿
是
前
不
著
村
、
後
不
著
店
的
困
窘
。

  
你
在
風
雨
中
掙
扎
，
手
中
的
提
袋
已
經
濕
了
，
身
上
的
衣
服
也
濕
了
，
等
你
進
入
到

區
公
所
的
一
樓
，
已
經
不
像
是
人
，
反
倒
比
較
像
是
浸
泡
在
水
中
的
拖
把
，
需
要
被
擰

乾
，
或
者
像
是
剛
洗
完
的
衣
服
，
需
要
被
丟
進
乾
衣
機
裡
面
旋
轉
一
番
，
把
痛
苦
給
忘

掉
。

沒
有
想
到
活
著
是
這
麼
疲
倦
的
事
情
，
你
想
像
，
薛
西
佛
斯
推
著
石
頭
的
時
候
也
是

這
種
心
情
吧
！
石
頭
不
知
為
何
成
為
他
每
天
要
面
對
的
事
情
，
更
慘
的
是
每
天
推
到
山

頂
，
石
頭
一
定
往
下
跌
落
。
看
著
自
己
每
天
重
複
一
樣
的
、
毫
無
意
義
的
任
務
，
看
著
自

己
一
再
重
複
，
看
著
這
個
無
望
的
人
間
，
你
思
忖
，
他
如
何
堅
持
下
去
？
一
定
有
著
讓
他

不
得
不
做
的
理
由
，
一
定
有
難
以
跟
他
人
訴
說
的
難
處
。

你
覺
得
他
也
面
對
前
不
著
村
、
後
不
著
店
的
困
境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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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
話
裡
面
沒
有
說
這
些
，
只
說
了
他
每
天
把
石
頭
推
上
山
，
然
後
石
頭
會
跌
落
，
但

他
注
定
每
天
如
此

｜
那
是
詛
咒
，
那
是
命
運
，
那
是
災
難
。
後
世
的
哲
學
家
當
然
詮
釋

出
各
種
不
同
的
說
法

｜
薛
西
佛
斯
就
是
你
們
每
個
人
啊
，
你
們
每
個
人
就
是
過
著
這
樣

無
意
義
的
生
活
啊
。

你
有
時
會
想
，
他
有
沒
有
想
過
要
自
殺
，
了
結
這
一
切
？

 

你
不
知
道
為
何
我
自
殺
，
但
你
卻
承
接
我
自
殺
失
落
的
痛
苦
，
像
他
一
樣
，
你
每
天

面
對
活
下
去
的
任
務
，
你
常
常
在
想
，
這
是
多
麼
不
可
能
的
任
務
啊
！
你
的
生
命
被
我
的

自
殺
給
擊
碎
了
，
你
的
人
格
結
構
被
震
垮
了
，
而
你
的
熱
情
，
就
像
我
那
個
重
擊
落
地
的

身
軀
，
七
零
八
落
、
平
躺
在
地
了
。 

 

這
不
可
能
的
任
務
過
了
無
數
年
。
你
問
我
，
你
要
如
何
在
我
不
存
在
的
人
間
繼
續
走

下
去
？
要
如
何
在
我
消
失
的
人
間
找
到
希
望
？
要
如
何
在
我
放
棄
的
人
間
找
到
幸
福
？

薛西佛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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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
走
的
悲
傷
路

也
許
您
會
像
我
一
樣
，
驚
訝
於
文
字
的
情
感
濃
度
，
這
沉
重
的
感
情
像
洪
水
似
地
狂

瀉
而
出
。
據
說
孩
子
死
去
以
後
，
遺
族
母
親
每
天
對
著
本
子
寫
字
，
不
斷
地
寫
，
不
斷
地

哭
，
將
一
切
宣
洩
在
紙
上
，
因
為
沒
有
人
可
以
聽
她
說
，
以
為
只
要
不
讓
她
說
話
就
好
，

以
為
不
哭
就
好
，
只
要
忘
記
，
往
前
走
就
好
。
但
她
不
知
道
要
走
去
哪
裡
，
只
能
懷
抱
著

這
個
祕
密
過
著
日
子
。

沒
有
人
能
準
備
好
要
面
對
一
個
人
的
自
殺
，
就
連
一
隻
狗
也
很
難
理
解
這
件
事
。

是
的
，
我
沒
有
在
開
玩
笑
，
連
一
隻
狗
也
很
難
理
解
遺
族
的
處
境
。
狗
是
我
的
好
朋

友
，
或
者
我
應
該
說
，
我
現
在
只
有
狗
這
個
朋
友
。
我
得
常
常
跟
他
說
話
來
消
化
這
個
事

件
，
試
圖
理
解
遺
族
母
親
到
底
發
生
了
什
麼
事
。
我
的
狗
透
過
他
一
貫
的
眼
神
告
訴
我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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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自
殺
者
的
離
世
，
真
的
給
活
下
來
的
人
留
下
許
多
磨
難
。
﹂

沒
錯
！
因
為
自
殺
的
暴
烈
，
恐
怖
與
驚
嚇
，
遺
族
很
難
理
解
死
者
﹁
為
什
麼
﹂
自

殺
，
因
為
自
殺
與
人
類
自
我
保
護
的
本
能
相
反
，
遺
族
很
難
了
解
死
者
當
時
的
動
機
和
心

理
的
狀
態
。
從
母
親
留
下
來
的
手
稿
我
們
看
到
1
：

﹁
︵
他
們
︶
抽
絲
剝
繭
努
力
要
找
出
為
什
麼
的
理
由
，
而
唯
一
能
給
你
理
由
的
那
個
人

卻
不
能
告
訴
你
。
﹂ 

﹁
如
果
人
自
然
而
死
你
可
以
說
再
見
，
但
自
殺
死
亡
你
不
能
。
﹂ 

﹁
那
個
人
就
這
樣
走
了
！⋯

⋯
 

許
多
事
都
沒
有
答
案
。
﹂

人
是
尋
找
意
義
的
動
物
，
簡
單
到
午
餐
吃
什
麼
，
吃
飯
還
是
吃
麵
？
吃
飯
要
有
吃
飯

的
理
由
，
吃
麵
有
吃
麵
的
想
法
。
面
對
人
生
，
找
不
到
理
由
本
身
就
教
人
難
受
。
而
找
不

到
人
問
，
問
了
也
問
不
到
答
案
，
實
在
考
驗
著
生
而
為
人
的
基
本
能
力
。

難走的悲傷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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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哪
個
人
活
著
不
需
要
理
由
呢
？
哪
個
人
能
夠
不
問
為
什
麼
呢
？
誰
能
不
追
問
就
放

手
呢
？
﹂
狗
狗
說
。

我
想
您
會
同
意
，
我
的
狗
雖
然
不
是
人
，
但
也
滿
理
解
人
的
。
自
殺
改
變
了
遺
族
的

生
命
與
軌
跡
，
存
在
模
式
產
生
不
可
逆
轉
的
改
變
。
﹁
生
命
永
遠
不
再
一
樣
﹂
不
再
是
輕

鬆
的
歌
曲
臺
詞
，
而
是
生
活
的
真
實
。

﹁
那
一
天
是
決
然
改
變
我
生
命
的
時
刻
。
﹂ 

﹁
永
永
遠
遠
改
變
了
我
的
生
命
。
﹂ 

沒
有
人
準
備
好
面
對
生
命
的
悲
劇
，
一
切
讓
人
迅
雷
不
及
掩
耳
，
自
殺
就
是
這
樣
的

悲
劇
。


